社會參與∕瞿海源
入監是受刑人，

出監是好公民

最近，監獄和看守所連續爆發了一些重大事件。三月八日新竹少年監獄的騷動事件，更是震驚社會。這些嚴重事件的爆發顯然不是偶然的。從幾份來源相互獨立的資料來看，我們大致可以發現獄政的問題已到非解決不可的地步，而部份官員含糊籠統的否認也幾乎可說是於事無補。

事實反應問題的嚴重

首先，我們可就事實認定來討論問題的嚴重性。在戒護人員濫施私刑方面，時報周刊二一一期指出：「一位黃姓受刑人，在九日出獄時。……就表示，這案件（新竹少監事件）起因於少監管理人員對受刑人之『私刑』。」

李敖在「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一文中指出在台北看守所，有「十一個人被帶出來，送到忠三舍犯則房，全部戴上腳鐐，並全部予以毆打。哀號之聲，響徹所內。」

去年九月新竹少監受刑人章維治也向監委攔路喊寃，指控該監管理人員私設刑堂。從以上各個相互獨立的資料來源，我們似無法否認「私設刑堂」的存在，而這是違反現行法律的。（見監獄行刑法第二二、二三、七六條）

關於監內福利社的不合理情形，我們也可以從周清玉及李敖的報導中看出來：周清玉說必須是在福利社買的東西才可以送進去。李敖則指出「福利社營利的基礎，是跟管理上的『堅壁清野』直接有關，因爲管理上『堅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質來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專賣和壟斷。」顯然福利社的設置是方便受刑人，但在法律上它並沒有權「壟斷」什麽，管理與福利社經營的配合是很不合理的。也就在這方面，我們在無形中對接受矯正教育的受刑人作了最壞的負面教育。換言之，矯正機關自己不正，焉能正人！

中央日報都要剪洞

再就受刑人的精神食糧而言，各類書刊的「入監」似漫無標準，甚至連中央日報都要剪洞。李敖說：「在報紙方面，經常遭到切割後，才發給人犯」。周清玉也說：「可以看到隔天，或二天前的中央日報，只是常被剪成洞洞報而已。」送書進去時「那一本書能通得過檢查，也沒有一定標準（周清玉語）」。「法務部說『查禁書刊應以「查禁圖書目錄」所列者爲準』，而要所方『自行枋辦。』（李敖文）」也就是這句自行核辦使得審查漫無標準。

最後，再就管理人員的素質來看，現況也確實很不理想。時報周刊指出「現有戒護科管理員，良莠不齊，而會用『愛』的教育管理受刑人者，多數爲專業人員……放眼新竹少監戒護科，一位受刑人表示，能有專業人員訓練者幾許？」李敖也說：「只要幾個可憐的條件，便可走馬上任了，甚至高中沒畢業的、初中沒畢業的、小學沒畢業的，都大有人在。」管理人員素質不好，不但無法有效招待其職務，更是形成獄政管理敗壞的主因之一。

從這些資料我們似乎不得不相信問題確實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這種狀況似乎普遍存在於不少監獄和看守所，也就因爲這種普遍性使得問題更趨嚴重。或許，有人會認爲時報周刊、李敖、周清玉所說的是片面的、扭曲的。那麽我們期望法務部能有足夠的勇氣將當前的獄政作全盤深入的調查，將實情公諸於世。尤其應該將最近的幾個重大事件的調查報告予以披露。不過，這種調查報告應盡可能地客觀，若只是又來做爲官式否認的依據，顯然不足以釋羣疑。

監獄產生的特殊文化

我們的獄政管理既已暴露出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必然有其形成問題的原因。相信有關方面正在深入瞭解謀求解決。這一個多星期來，中國時報和時報雜誌先後由記者及法律專家經不同角度討論過這個問題。本文將從社會學的立場來加以補充。我們認爲監獄管理之非法與不當主要是因爲：隔離機構易形成特殊的副文化、擁擠造成異常的攻擊情緒及行爲、官僚結構中非理性的傾向、監所管理人員基本觀念錯誤及缺乏充當適宜角色的能力。

社會學家常常指稱監獄、精神病院爲隔離機構（Total Institution）。在這種機構中通常會形成特殊的副文化及社會規範。例如在「飛越杜鵑窩」的電影中，醫生角色之虛弱荒謬、護理人員的跋扈與專權、精神病患的無力與壓抑等組合成了與正常社會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當男主角多方將正常生活方式逞入病院乃爆發了許多事件。在監獄內的狀況亦復如是，不只受刑人有偏差的行爲，管理人員也有異於常人的特徵，爲了維持將人犯隔離於實際社會的狀況，監獄內部會形成特異的副文化。對於受刑人而言，管理人員極易變成無上的權威，這也就是漢名將周勃感嘆「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的原因。曾經有社會心理學家做了一個「模擬監獄」的實驗，一些大學生被捉到監牢裡去，而另一些大學生充任獄中的守衛。結果發現了戲劇化而不可開交的場面。這些「假」的守衛極盡了虐待「假」人犯的能事。常對囚犯作極不合理極野蠻的要求。例如侮辱及威脅人犯、亂發施令、拒絕人犯合理的要求。在「犯人」方面起先還試圖抗拒，最後卻覺得無助，自我作賤、被動和意志消沉。
總之，在這種特殊情景下，人們會有着反常的行爲模式。在平常的監獄裡，這就變成了持續性的變態文化傳統。實際上，除了報復的意圖外，人類，尤其是現代人類設立監獄的目的乃是希望人犯能改過自新，經過矯正後能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如何克服隔着機構內特殊副文化的不良傾向，從前述的研究看來，絕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這也是人類應該努力試圖突破的方向。

擁擠造成暴戾之氣

在目前台灣的看守所和監獄內，這種特殊而不正常副文化還受了另外一些因素而變得更爲異常。其中之一便是監獄人滿爲患，也就是過分擁擠。即使是在正常的社會裡，人口過於集中往往是促成犯罪增加的主因。有一位人口學家就曾說，台灣地區最近暴力犯罪的增加就是人擠人擠出來的。許多社會學家也確實屢次發現人口密度和犯罪率的增加有關。同時，環境心理學方面的許多研究也指出封閉而擁擠的空間會促成異常行爲的產生。在一項一九八○年的研究中，學者指出，當監獄內的擁擠狀況增加時，不只在管教上會愈趨困難，甚至會造成患病人數的增加，另外，自殺的人也會愈來愈多。目前，不論就報章雜誌的報導和官方公佈的數字，台灣地區監所人犯過密的情形都是很驚人的。在這種擁擠的狀況下，人犯之間相處不易，更會激起激烈衝突乃至於暴戾行爲。受刑人彼此學習非法勾當及技術的機會也因此大增。基本上，當我們剝奪一個人的自由時，對個人而言已經是極爲嚴厲的處分了。如果我們再不給他們最基本的生活權益，同時更迫使他們生活在人際關係極不正常的狀況下，那麽受刑人在心理上、在行爲上愈來愈不正常。當這些比原本更不正常的人出獄後，對社會的危害自然也就更大了。這當然不是我們明「刑弼教、刑期無刑」政策的目標。

固然，我們不能不把犯法的人繩之以法，但照目前的實際情況看來，我們並沒有妥善地施行合理的緩刑政策。也沒有從法律本身從事必要的改革來■理地降低人犯增加的速率。換言之，我們可能有過多的票據犯和輕刑犯。最近，法務部有意加強緩刑的執行應當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如果在這方面改善後，監所仍舊人滿爲患，似乎政府當局就得認眞考慮擴建監獄的計劃。因爲只有在合理合情的環境下才能■■■■。
迷信高壓報復管訓

誠如社會學家韋伯所擔心的，現代官僚結構的出現雖然是現代人理性的表現，但官僚結構，尤其是龐大的官僚結構形成後，往往又有非理性的一面。人們雖然必須爲此付出代價，只是我們付出得似乎太多了些。若能從事有效的行政改革，這種代價將會降到最低的程度。在監所方面，我們的管理制度有著太多不理性的傾向。例如，主管人員沒有面對現實的勇氣，分層而不負責，欺上矇騙風氣太盛，處理事情沒有制度，或有制度或法律卻不去遵行。同時，各級主管在巡視業務時又多虛僞不實，只會做冠冕堂皇的說教或含糊不清地表示「欣慰」。最後，在招待業務時往往分不清目的與手段，譬如把維護鐵的紀律當作是目的，卻常常忘了培育正常的守法習慣。或許有人會認爲這不單是監所如此，可是我們要使行政改革落實，不從這些已發生嚴重問題的地方着手又要怎麽辦？

最後，監所管理人員素質良莠不齊，而似乎不良者又居多數的事實，更是非立即加以解決的不可。監所的職位及待遇不足以引入優秀人才，但是如何使就任這些職務的人接受良好的在職及職前訓練卻不是不可能的事。由於管理人員素質差，他們不懂矯正教育的眞正目的，也多不具備足夠的法律知識和充份的守法精神。更不懂得如何去管理，只知一味迷信高壓的報復主義式的管訓。新竹少年監獄的受刑人指出只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戒護人員才會用愛心去管教。受刑人能感覺到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眞正的「愛心」才是良好獄政管理的基礎。也只有以愛心爲主的管教才可能激發誤蹈法網者的良知。因此，如何踏實地提升管理人員的素質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你們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總統經國先生曾說過：「『犯人』兩字在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法律名詞。現在我和你們面對着面，我看到你們每個人都有着一顆善良的心，我祝福你們都有幸福的將來。」我們衷心期■有一天監所管理人員都能體會這段話的偉大含義■都能有足夠的專業訓練，而各級獄政主管也能針■弊病從事有效的改革，則受刑人甚幸！社會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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